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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回  紅蓮寺和尚述情由　瀏陽縣妖人說實話

　　話說孫癩子走到那寺院門口一看，寺門上嵌了一方石匾，匾上刻著紅蓮寺三個大字，心想：紅蓮寺不是才建造了沒有多少年的

新寺院嗎？我回瀏陽就聽得有人說，紅蓮寺裡的和尚戒律極嚴，不似尋常庵寺裡的和尚，一點清規沒有。原來有這種人物在裡面，

怪不得比尋常庵寺裡的和尚好。可惜我剛才失了計較，不曾追上這和尚攀談，不知道他的法號，怎好進去拜訪他呢？　　孫癩子正

在山門外躊躇，忽見寺裡走出來一個四�多歲的和尚，兩眼東張西望，好像尋找什麼人的樣子。看見了孫癩子，便合掌招呼道：
「你這位老闆貴姓？是從城裡跟隨我們師傅到這裡來的麼？我師傅打發我出來接老闆到寺裡去有話說。」孫癩子聽了，暗自吃驚

道：「我一路跟來，並不見他回頭，我也沒露出一點兒聲息，使他聽得，他畢竟知道我是從城裡跟出來的，可見他的本領確是了

得。我正著急不知他的法號，不好進去拜訪，難得他先打發人出來迎接我。當即拱手向和尚答道：「我姓孫，名耀庭，因見令師的

儀表非凡，料知不是尋常的和尚。請問令師的法諱是如何稱呼？」這和尚答道：「我師傅法名無垢，現在佛殿上等候孫老闆進去。

」孫癩子便跟著和尚走進紅蓮寺。

　　只見無垢和尚巍然直立在佛殿上，雙手握住那枝又粗又壯的禪杖，抵在地下。遠望去儼然一尊護法的韋馱神像。杖頭的葫蘆，

已不知在何時除去了。孫癩子看了這種神威抖擻的樣子，覺得奇怪。不由得邊走邊心裡心念道：「我雖是初次來拜訪他，不應在暗

中跟隨他走這們遠，但是我只為欽仰他是同道，並無絲毫惡意。他既能不停步不回頭，知道有我跟隨他到了山門之外，便應該知道

我絕沒有與他為難的念頭，又可必使出這般神氣來見我呢？」一路忖想著，已到了佛殿。固見無垢和尚還是那般神氣，心裡很不高

興，深悔不該進來，自尋侮辱。

　　出外迎接的和尚，上前對無垢說道：「這人自稱姓孫，名叫耀庭。據說因見師傅的僅表不凡，所以跟到這裡來了。」無垢和尚

鼻孔裡響雷也似的哼一聲，即掉過臉來，換過了一副笑容，望著孫癩子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孫大哥，大約已相隔差不多�年不見面
了。不說出來，簡直見面不認識。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說著，倚了禪杖，重新合掌行禮。

　　孫癩子見無垢這們一來，便弄得莫明其妙了，只得回禮，說道：「我因見了老法師的莊嚴儀表，有心結識，不知不覺的就從城

裡追隨到了此地。是這般拜訪高賢，實是冒昧之至。但記不起與老法師�年前曾在何處相見過。」無垢和尚笑道：「老僧因經營這
所紅蓮寺，已八年不朝峨嵋了。不是已差不多�年不與孫老哥見面了嗎？」孫癩子聽了喜笑道：「我的眼力真太不濟了。我追蹤老
法師的時候，還只以為是同道，誰知竟是同門的道侶。只因那時每次在峨嵋聚會的人太多，所以在異地相逢，稍不留意便錯過了。

」

　　無垢和尚立時改變了一種親密的態度，慇懃招待孫癩子到方丈裡坐著，說道：「老哥不要見怪，我剛才相見時那般傲慢的舉

動，這其間有一個緣故，不能不向老哥說明白。老哥是自家人，不用相瞞。我住持這紅蓮寺已有七八年了，這七八年中，我的足跡

不但去城市的時候稀少，並且不大跨出寺門。就是這寺裡的一干僧侶，因多半是在四川剃度的，為要清修才到這寺裡來。於本地的

人情習俗，都不大明白，平日也少有去外面走動的，不料前月忽然來了一個身材狠壯健，年紀約有三�多歲的漢子，到寺裡聲稱要
會當家和尚。知客僧問他：會當家師幹什麼？他就圓睜著一雙怪眼，大聲喝罵道：「你管我會當家師幹什麼？你當家師不做強盜，

難道不敢見人嗎？」知客僧見他開口便罵人，好生無禮，本待和他計較一番，只因礙著寺裡清規，是不許與人惡聲爭吵的，勉強按

納住性子，來方丈如此這般的報給我聽。我想：世間那有這們不講理的人，必是有意來尋事的，我只好出去見他。以為他不過是一

個無賴的痞棍，想來找我們出家人喝橫水的。及至走出來一看那人的神氣，卻不像個無賴，並很客氣的向我行禮，說道：「我是趙

如海。聽說老和尚的法術高強，特地前來領教。」說罷，又拱了拱手。

　　「我初到瀏陽的時候，就聽得地方上一般老年人時常閒談起鄧法官的法術怎生高妙，如何屢次用法術捉弄婦人，用鐵丁釘死古

樹。我正待去會會他，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，敢如此肆行無忌？無奈那時初到瀏陽，鎮日為建造這紅蓮寺的事，忙

個不了，一時抽不出閒工夫去瞧他。而不久也就聽得人傳說：鄧法官已被樹妖害死了。生平所會的法術，一股腦兒傳給他第二個徒

弟趙如海了，嗣後又聽得人說，趙如海在鄧法官手下做徒弟的時候，雖也是和他大師兄王大門神一般的喝酒賭錢，毫無忌憚。然吃

他兩人的虧，被他兩人所害的，盡是平日在賭場裡面討生活，及時常和兩人在一塊兒鬼混的無賴。絕不與他兄弟相干的人，並不侵

犯。誰知鄧法官一死，趙如海的行徑便簡直是�惡不赦了，弄得瀏陽人又恨他又怕他。有幾個出頭露面的紳士，都為自己的小姐、
少奶奶上了趙如海的當，不好明說出來，借故在瀏陽縣告他。縣太爺派差去拿他。那些差役自知不是趙如海的對手，不敢去拿，故

意賣人情，使人送信給趙如海，教他避開一步，好用畏罪潛逃四個字回去銷差。

　　「只是趙如海那裡肯逃呢？口裡對送信的人說就走，等送信的人去後，仍是坐在家中不動。差役見了面沒法，只得向他求情，

請他到案。他說：我不打算到案，也不坐在家中等候你們了，去罷，去罷！於是跟隨差役同到縣衙裡。那幾個紳士告他是妖人，專

會用邪法害人。縣太爺坐堂審訊他。他直言不諱是會法術。並且不待審問他用邪木害人的事跡，他自己一口氣供出來。說某公館的

某小姐，因愛他身體生得強壯，暗地打發老媽子到他家約他去通姦。某公館裡的少奶奶因不生育請他去治病。在治病的時候，歡喜

他的法術靈驗，自願和他做露水夫妻。都是出於兩相情願，沒有一個是用邪術強姦的。

　　「縣太爺想不到會說出這些話來，一則各紳士的面子過不去，二則這樣案情重大。待認真掃法懲辦罷？又恐怕吃力不討好，待

不認真罷？於自己的官聲有礙。若遇著挑眼的上司，說不定就因此壞了前程。只得故意將驚堂木一拍，喝聲：混帳東西！在本縣面

前，怎敢是這們胡說亂道！你分明是得了顛狂的病，所以滿口瘋話！再敢胡說，本縣就要賞你的板子了！以為有這樣的言語開導了

趙如海，趙如海理會了這用意，索性裝出瘋顛的模樣，便可以含糊了案的。叵耐趙如海偏不自認瘋癲，倒洋洋得意的說道：『你不

要打算加我一個瘋癲的聲名，替那幾家公館裡遮丑。他們不迎接我到他公館裡去，我不至無端跑去。他們的小姐少奶奶不求我通

姦，我不至跑到他閨閣裡面去行淫。』

　　「縣太爺見掩飾不了，只得問：那些紳士為什麼要迎接他到公館裡去？他說：某紳士因聽說他會用黃銅煉成黃金，特地親自到

他家迎接。為怕外面露出風聲，不是當耍的，所以慇懃款待他，住在小姐的閨房隔壁。不許當前的見面，免得去外邊對人亂說。某

紳士因想從他學道，教自己的姨太太少奶奶都拜給他做女弟子。總之，家家都是想得他的好處，自討虧吃，與他無干。那縣太爺是

個科甲出身的人。雖聽了這些供詞，卻不相信趙如海真有什麼法術，即問他：果真會些什麼法術？趙如海說：會的法術太多，一時

也就說不盡。看要什麼法術便會什麼法術。縣太爺也想看看到底有什麼法術，便說：你且隨意顯一些兒給本縣看看。趙如海說：過

是很容易的事，你瞧著我，眼睛不要動，我的法術就來了。縣太爺真個目不轉晴的瞧著他，忽覺兩眼一花，眼前的人物都看不清楚

了。連忙舉起衣袖，揩了揩眼睛再看時，已不見趙如海的影子了。兩邊站班的衙役也都登時驚詫起來，各人都一般的只覺得兩眼一

花，不知道趙如海是怎生跑掉的？

　　「他自在縣衙大堂上鬧了這回玩意，做縣官的就想不認真，敷衍過去也不行了，沒奈何，只得又出票拿他。第二次又把他拿著

了。縣大爺預備了許多烏雞、黑狗的血。趙如海一到，真個弄得狗血淋頭，所有的法術，一時都被污穢得不靈驗了。這種妖人照例

處死。

　　「行刑的這日，瀏陽滿城的男婦老幼，上萬的人擁到法場看熱鬧。劊子手推趙如海出來，一路談笑，神色自若，並對著許多看

熱鬧的人問劊子手的刀快也不快？大家眼睜睜的望著劊子手舉起雪亮的鋼刀，一刀砍去。但見金光一閃，鋼刀砍在空處，刀下的趙

如海己不知去向了，僅剩下一條捆綁的繩索，委棄在地。監斬的官兒和劊子手正在驚駭之際，天色陡變，一霎時狂風怒吼，大雨傾



盆而下。監斬宮分明看見趙如海科頭赤腳的，在看熱鬧的人叢中跑來跑去。一般人好像多沒有看見的樣子。監斬官指揮左右去捕

拿，左右的人都不曾看見，如何捕拿得著咧？拿了些科頭赤腳的人，一看都不是趙如海。監斬官因有職責在身，不能眼望著趙如海

逃走，不上前擒捉，只好親自動手。也顧不得風吹翎頂，雨濕衣冠，躥入人叢中，東抓一把，西拉一下。看熱鬧的人見了這情形，

都以為監斬官瘋了，嚇得四散奔逃。直等到看熱鬧的人散盡了，監斬官才沒看見趙如海了。渾身被雨淋得如落湯雞一般，加以累得

一身大汗，那裡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監斬官呢。

　　「次日，趙如海又在街上行走，有人問他昨日在法場上的事，他說：「我自己的死期末到，誰也殺不死我。我因那監斬官的情

形可惡，我在路上和人說說話，他也裝腔做勢的向我高聲叱罵。他以為我死在臨頭了，不妨欺負欺負，顯顯他自己的威風。我若不

捉弄他，使他吃點兒小虧，他敢不知道我的歷害。」自是以後，趙如海的行為，不但沒有變好，益發比從前來得惡毒了。

　　「我曾幾次動念，要替瀏陽人除了這妖物，無奈我是出家人，一則不願意侵犯殺戒，二則因趙如海是遠近知名的妖物，我出頭

去除他，說不定也弄得大眾都知道了我的行徑。因此遲疑復遲疑，不敢冒昧從事。想不到他竟會自己找到我這裡來。我既是出家

人，怎願意與他爭長較短？當下自然不認會法術的話，說他誤聽人言，找錯人了。他說道，我姓趙的豈有找錯人的道理？我那時仔

細打量他，覺得他的面貌並非�分兇惡之人，何以他的行為竟般兇惡得不可思議？他不來找我，便可以不管。既是找到我這裡來
了，我佛以度人為本，不妨設法開導他。倘能使他歸向正路，豈不甚好？我既動了這個念頭，就對他說道：『我現在也用不著爭

辯，既算是個有道術的，我是出家人，住在這紅蓮寺裡，從來不與外人交接，也不礙你的事，你為什麼要特地跑來和我較量呢？不

是我出家人說瞧不起你的話，你的行為我早已知道。休說你只有這一點兒茅山法，就是上界金仙，象你這般行為，也快遭天譴了。

你師傅一生造孽的結果，你不是親眼看見的嗎？』我以為這一番話，總可以說得趙如海悔悟。不料他聽了反哈哈大笑道：『我見面

說特來領教的話，不是要領教這些三歲小孩都說得出的言語。你要知道，各人的處境不同，見地也就跟著有區別。你以為我師傅的

死，是一生造孽的結果，我卻說我師傅一生修積，己得到彼岸了。』

　　孫癩子聽到這裡，說道：「原來他師徒修的是魔道。大師卻怎生對付他呢？」無垢點頭道：「倒來得湊巧。他找我比劍，算是

他自討煩惱，累出一身大汗，連眉毛都削去了半邊。臨去的時候，見東邊腳下安放著一口銅鐘，他順手向鐘上一指，便聽得啷一

聲，銅鐘被他指破了一條縫，足有尺來長，三寸來闊。他說：留了這個紀念給後人看。我說：就這們給後人看了不希罕，請看老僧

的罷。我當時走過去，捏了一把鼻涕，糊在裂縫上，將裂縫登時補了起來，他看了一言不發，就此拱了拱手走了。

　　「前日我偶然出外，聽得許多人傳說，那社壇附近�多里地方，發生了瘟疫，人畜被瘟死的已不少了，幸虧有趙如海在社壇裡
敕符水救人，無論是人是畜，害了瘟疫的，只要一喝他的符水便立時好了。不過他這符水，不肯輕易給人，至少要賣一串錢一杯。

若是富有家產的人去求水，八百串一千串不等。他說多少要多少，短少一文也沒水給人家。有錢的人為要救性命，說不得價錢貴，

就是變賣產業，也得如數給他錢，買他一杯符水。惟有沒錢的人，害了瘟症，非有他的水不能治，多有逼得鬻妻賣子的。有人問

他：取了這們多的錢，有何用處？他說他師傅死後已經成神，至今尚沒有廟宇。賣符水得來的錢，就將社壇的地址，建造一所很大

的廟宇。我一聽這類傳說的話，就覺的不對，那有瘟症百藥不能治，而他的符水卻獨能奏效的道理？借一杯水是這般勒逼人家的

錢，這鄉的瘟疫，不顯係是他造成的嗎？象這樣惡毒還了得。偌大一個瀏陽縣，既沒有人出頭制伏他，我的寺院也在瀏陽，不能再

裝聾作啞不過問了。主意已定。即時走到社壇去。

　　「我在幾年前，曾到社壇遊覽過的。那株合抱不交的梨樹。那時雖已桔死，然只沒了枝葉，樹身還是挺挺的豎著，撐天蔽日。

前日去看時，連樹葩都不知掘到那裡去了。就在梨樹的地址上，搭蓋了一所茅棚。求水的人，來來去去，提壺捧碗的絡繹不絕。那

些愚民，真愚蠢得可憐，出了許多賣田產、鬻兒女的錢，換了一杯符水，悟不到中了趙如海的奸計，倒也罷了。瘟症用符水治好了

的，還�二分的感激趙如海。趙如海對人說是他師傅鄧法官顯靈，所以符水有這們神驗。於是治好的人，有捧著三牲酒醴來祭奠鄧
法官的。也還有來求治雜病的。一所小小的茅棚，簡直比一切的神廟都來得熱鬧。

　　「縣太爺也慮及怕因此鬧出什麼亂子來，出示禁止。無如趙如海從來不知道畏懼國法，而一般衙役，也都知道趙如海的厲害，

雖奉了縣太爺的命前去封禁，那裡敢在趙如海跟前露出半點封禁的意思來，我看了委實有些忍耐不住，走進茅棚，舉禪杖一陣亂

掃。眾鄉民不認識我，大家嚷道：那裡跑來的這個瘋和尚，好大的氣力。啊呀呀，神龕香案都掃得飛起來了！快躲閃，快躲閃，碰

一下不是當耍的！大家嚷著都四散跑了。趙如海想不到我有這一著。沒看見我的時候，以為果是偶然跑來的瘋和尚。他是會邪術的

人，大約自謂不難對付，橫眉怒目的從神龕後面躥出來。口中一路喝問：是那裡來的野雜種，敢鬧到這裡來？我也懶得回答，一禪

杖就把那茅棚的頂揭穿了。趙如海一抬頭看見是我，連忙轉身往棚後便跑。我料想他不敢再來。因見一般敬神求水的人並沒有散

去、大家都遠遠的立著，伸長脖子向茅棚裡張望。我不願意使人知道我是這紅蓮寺的住持，所以不在那茅棚裡停留，也從棚後走了

出來。一看不見趙如海的蹤影，心中忽然一動，暗想：這妖物逃得這們快，莫不是乘我出外，趁這當兒到我寺中騷擾去了？趕回這

山下一看，果不出我所料，趙如海正待放火燒我的紅蓮寺。虧得寺內眾僧人中多有壯健的，僅燒著了寺後兩間寮房。好在是白天，

一會兒工夫就撲滅了。趙如海知道奈何我不得，不待我趕回，只放了一把火，咒動了一陣邪風，又逃回家去了。

　　「我回寺後，越想越覺得這妖物可惡。我與他既結下這仇怨，若不趕緊將他除去，誰有工夫終日去防閒他呢？他學的是這般妖

法，平白無故的尚且要害人，今後豈有不常來害我的道理？倒不如索性一勞永逸，即刻追上去將他處置停當！哈哈。真是天網恢

恢，疏而不漏。他在神壇裡用妖法造作瘟疫，不知害死多少人畜，逼賣了人家多少兒女。誰知道他自己的一個年方五歲的兒子，就

在我去搗毀他茅棚的時候，被人殺死了。我跟蹤追到他家，他正出外替兒子報仇去了。

　　「我向他左右鄰居一打聽，才知道殺死他兒子的，並不是別人，就是他師兄王大門神。王大門神自從鄧法官死後，兩眼痛了一

年，心中並不懷恨師傅不肯傳他法術，只痛恨趙如海不應該假裝有天良，說出不忍為要得真傳挺槍刺師傅的話。相形之下，使他不

成為人，時時存著要報復趙如海的念頭。無奈自己法術固不是趙如海的對手，就是硬氣力，也趕不上趙如海，實在尋不出報復的機

會來。隱忍了這們多年，面子上毫未露出想報復的意思，仍和鄧法官在日一樣，彼此常在一塊兒廝混。直到這日，王大門神知道趙

如海在社壇裡一時不得回來。想乘機到趙家偷竊符本。

　　「也是趙如海的兒子合當命盡，王大門神偷進趙如海臥房的時候，趙如海老婆在廚房裡並不曾覺得，偏是他兒子睡在趙如海床

上，被王大門神驚醒了。他兒子年齡雖僅五歲，卻是聰明絕頂。知道自己父親的符本是最要習的，不能給旁人看見。平時常見自己

父親正在翻看符本，一聽說王大伯來了，就慌忙將符本收起。小孩子心裡也明白這符本是斷不能許王大伯看的。這時驚醒轉來，張

眼便見王大門神伸手到櫥中拿符本，不由得就高聲喊道：「媽媽快來呀！王大伯在這裡拿爹爹的符本。」王大門神被這一聲喊得心

慌手亂了，本待提腳往外逃跑，只因符本還不曾拿到手，心裡有些不捨。接連又聽得趙如海老婆在廚房裡回聲問兒子為什麼叫喚？

一時觸動了惱恨之心，恐怕趙家兒子再嚷出什麼話來。也來不及細想，回頭看見壁上懸掛的一把寶劍。慌忙搶在手中。趙家兒子已

下床待往外跑，王大門神既提劍在手，怎容他跑去？一手就拉了過來。趙家兒子剛開口要叫，劍尖已從口中刺入，直穿背上而出，

只一下就結果了。

　　「趙如海老婆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禍事臨門。以為兒子在夢中叫喚，從容不迫的走向房裡來探看。正瞧見王大門神拉住他的

兒子便刺，登時驚得軟了。婦人的識見膽量，那裡趕得上男子，經不起這種意外的橫禍，當時除了捶胸頓足的號哭而外，沒有一點

兒主張，左右鄰居因趙如海平日為人太壞，見他家出了這種事，大家心裡只有痛快的。還算湊巧，有我去社壇搗毀他的茅棚，趙如

海從紅蓮寺放了火回家，才知道愛兒慘死的事。聽得他倒不哭泣，只急急忙忙的尋王大門神報仇去了。

　　「論情理趙如海既受了這般慘報，我本不妨暫緩處置他。誰知這東西生性太惡毒，當時追到王大門神家，因不見王大門神，就

把王家大小一共�七口盡數殺死，並迎風縱火，將王家的房屋燒成一片瓦礫場。偏是他的邪法靈驗，很容易的就知道了王大門神藏



匿的所在。他尋著了王大門神，也不打也不罵，只勒逼著一同回家來，打算就手將王大門神殺了，剖心祭他兒子的靈。你看這東西

惡毒不惡毒？」

　　孫癩子吐了吐舌頭，說道：「真了不得！究竟王大門神殺了沒有呢？」無垢搖頭道：「我既知道了這事，自然不容他在瀏陽城

明目張膽的殺人報仇，只是趙如海這廝也奇怪，當他拿了王大門神回家的時候，我正在他門外等候。我只道他見我的面，仍是要逃

跑的，不逃跑就得與我動起手來。卻是不然，他一見我，便點頭說道：「我已知道有你在此等我，也是我的死期到了。不過我有一

件事須求你原情答應，我要將這一顆黑良心取出來，祭一祭我兒子的魂靈。祭過之後，聽憑你如何辦都使得。」邊說邊指著王大門

神的胸窩給我看。我說：我就為這事做不得。才到這裡來等候你。你的良心比他更黑。你若定要取他，我就先取了你的再說。死在

你手裡的冤魂，應該祭奠的，還不知有多少呢？

　　「趙如海聽我這們說，知道求情不中用，便將王大門神放了。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也罷。我是在縣裡有案的，不能由你處置，

你將我送到縣裡去罷。我與縣太爺還有說話。』我說：『縣太爺若能處置你，也輪不到老僧今日在這裡等候了。看你有什麼話應吩

咐你家裡的，快進去說了出來，我並不逼迫你就走。』趙如海擺手道：「我沒有應吩咐的話。我要吩咐家事，生死沒有分別，死了

還是一般的可以處理。你要知道我修的這種道，在屍解的時期不曾到的時候，誰也不能教我死。死期既到了，誰也不能留我活。我

明白你的意思，不過想拿本領制伏我，使我不能出頭害人。這那裡及得明正典刑的好呢！你送到縣裡去，如果覺得我的話不對，你

難道還怕我逃了嗎？』我想這東西所說的倒也不錯。本來我一個出家人，擅自處置國家的要犯，也是不妥當，不如且聽他的，將他

押送到縣裡去。

　　「他見了縣太爺，說道：『我趙如海是修道的人。上次因我屍解的時期沒有到，所以我借金遁走了。今日我願自行投到，但是

我雖甘受國法，若照尋常斬決的法子，叫劊子手向我頸項上一刀砍下，仍是殺不死我。殺我的法子有在這裡，只是我不能就這們說

了出來。大老爺須先答應我一件事，我方肯說。』縣太爺問：是一件什麼？可以答應的，自然答應。趙如海道：『這事是極容易的

事，就是我死之後，屍首須葬在社壇裡原來的梨樹蔸下。每年春秋兩季，無論誰來做瀏陽縣，都得親自到我墳上祭掃一次。』縣太

爺聽了，沉吟一會道：『在本縣手裡是不難答應你的！下任的官如何？本縣都不能代替他答應。』趙如海道：「只要大老爺答應了

便罷！下任的官來，我自有法子使他也答應，大老爺肯答應麼？』縣太爺只得點頭道：『本縣權且答應了，你說罷。』趙如海喜笑

道：『堂堂邑宰，決不至騙我小民。我死後能享受這樣隆重的典禮，就死也瞑目了。要殺我也容易，只須在月色好的夜間，將我跪

在月下，用一桶冷水，從我頭頂潑下，再教劊子手一刀朝我地下的影子殺去，我的頭顱自然應刀而落。」

　　「縣太爺因他還有許多案子沒有錄供，不能就糊裡糊塗的殺卻了事，只得細細的審問他的供詞。我逆料趙如海若是要逃命的，

便不至要我送他到縣裡去，說出這類實話來。縣裡問供，用不著我監在那裡，我就此走出來了。

　　「出城的時候，覺得有人跟在我背後。我疑心是趙如海的同道中人，跟著我想替趙如海報復的。一路留神著回寺，覺得已直跟

隨我到了山下，益發使我疑惑起來，抽以打發知客僧出來尋問。我若在半路上回頭問一聲，也不至使那般神氣對孫大哥了，真是對

不起。」說著又合掌道歉。孫癩子只得也拱手，笑道：「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氣。我想此刻正是七月中旬，夜間月色正好，趙如海料

必就在今夜處決。我兩人何不去城裡瞧瞧呢？」

　　不知無垢和尚如何回答？趙如海究竟處決了沒有？且待下回再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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